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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

􀳁人间小景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
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
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
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世情􀳁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油菜花速写

春天的油菜花让泥土有了贵族的血液，有了一颗黄
金的心，怀抱着大地上的露珠和鸡鸣。

春天先是让你看到云朵飘啊飘，然后再让你看到油
菜花加快了奔跑的速度，最后万马奔腾，你沉醉于蝴蝶
的歌舞。

春天浩大，春天高高举起金色的酒杯。
你会不会想到油菜花覆盖的乡村，你会不会想到卑

微的人生，透明而荒芜。

五月

草在五月里弯弓，流水演奏十面埋伏。
炊烟是庄稼汉的刻度，马蹄得得，似钟声，踏碎了沃

野。
月，是一盏神奇的灯。
翻阅古老的村落，黑夜在酿酒，运粮晚归的马车匆匆

驶过了寂寞的山岗。
风吹着麦地，吹着一条黄色的河流。
麦子啊，丝绸和瓷器中的美人。五月的风，吹过了一

把把滚烫的镰刀。

梦境

稻谷在梦里梦见发芽，风把春天抬高，春天举着桃花。
风，一页一页吹动辽阔的大地。
吹动村庄的灯盏，多情的芦苇，仿佛我一下子看得更

高了，从光芒中看到黑暗，从流水看到落花。
我多么希望自己的脚步可以潦草一些。
春天的风，速度慢下来，让我想一想梦境，想想昨晚，

你那用意太深的眼睛。

日记

野花是我的心思在着火。
湖水是玉，炊烟追赶着白云的羊群。月亮掌灯，沐浴

着我的眼睛，听树林的小兽的呼吸。
湖水里有鲫鱼，姐姐啊，我的心儿呀就要崩溃。谁

在我的心里敲鼓，敲碎昨天屈辱的泪玻璃。
姐姐，这里有一场雨，疼着我。

依恋

我写下一段大地的回音，流水淙淙。家乡啊，我充满
依恋的土地。

那沉醉于游泳的鸭子，模拟于古典的爱情，清澈的河
流拍起欢乐的手掌。大地的琴声跟随月亮，马车满载泥
土的丝绸和青草味的云朵。

在最后一节，钟声敲醒一颗淡泊的心。残阳，飞花，
村庄有了禅的意韵。

我缓慢地走着

暮霭中走出小站，有人拎着黑色的皮箱。
这悲伤的寂静，远处，一只白鹤立在粼粼的水边。
忘记我的到来，我有震撼泥土的疼，白鹤有受伤的翅

膀。我缓慢地走着，经历了一个世纪。

光阴

星星可以点灯。
一滴水落进手掌可以成为眼睛，青荷还没有打开，更

多的水滴拉长了青草的耳朵。
亲近土地的人住进了时间的废墟，一缕风吹落了落日。
光阴伤害着你，其实，这样的日子还不算苦涩。

命运

白马，背着冻伤的土地回家，背着被风吹薄的时光，
骨头里的旌旗，和铁。

幻觉不能制造历史，不能把暮归的牛童，当成黏满草
屑的侠客，请把酒放上乡村高高的祭坛。

人类的眼泪太咸，有些疼，有些卑微。
月亮出来了，我们可以趁着夜色拉满岁月的弓，将自

己卑微的一生，射出去。

故乡的小令
马亭华

小时候在山里，春天的雪水一融化，街
巷就成了泥道，这种泥泞虽走起来有些不
便，却叫孩子们喜欢。那冻得一冬天硬邦
邦的雪道，这时却变得十分稀软。暖洋洋
的日头晒得泥泞街道两旁的柈子垛散发着
好闻的松木香味儿。

在屋子里关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会跑
到街上去玩耍，摔泥泡，憋水坝。摔泥泡
往往就地取材，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
黄泥坑里取黄泥，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
上，看谁的泥泡摔得又大又响。常常玩到
天黑，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自然要遭
到大人的责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
来玩泥巴。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
里孩子的一份馈赠。

记忆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就是
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孩子们都停止
了摔泥泡，傻傻地望着这只黄蝴蝶，看它
一忽儿落家谁家柈子垛上，一忽儿又落在
谁家的柳条障子上。于是，不管男孩还是
女孩都追逐起这只新鲜的蝴蝶来，可是他
们忘记了脚下的泥泞，脚下的泥泞绊住了
他们的脚步，可是他们还跌跌撞撞地追
着，最后他们落得满身泥点，也没追上那
只黄蝴蝶，可是白天兜着春风在泥泞里那
种奔跑的兴奋会带进他们晚上的梦里。

小镇上的豆腐磨坊在生产队的大地
里头，每回做好的豆腐都是赶着牛车拉到
镇上的，要走二三里路。在春天这就是一
条极难行的泥泞路，地头上油黑油黑的土
道，被车辙压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那车辙
沟里又积了泥水，牛车走过去，一只车轱
辘往往深陷进去一半，有经验的车老板挥
舞着柳条棍，指挥着老牛左摇右晃慢腾腾
走出这段泥泞路来，赶急了不行，稍有不
慎，牛车后车板一倾斜，那两板豆腐就会
倒扣在泥坑里。那年月，像肉金贵的两板
豆腐足可以要了车老板的命。牛车从深
深的车辙里走过去，车辙沟里翻腾的泥水
覆上时，会从那里蹦跳出几只青蛙崽来，
天热时还有蚊蝇跟在牛尾巴后面凑热闹。

豆腐牛车摇摇晃晃赶进了镇上，离老
远就闻到了那股豆腐香味儿。大人孩子
早已等不及地拿着盆碗站在广场上了。
牛车轱辘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棍，老牛四
蹄上也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棍，人们顾不
得泥巴把牛车团团围起来，买了豆腐的人
就急急往走家。可有人也忘了脚下，多数
是心急的孩子，端着的一小盆或二大碗豆
腐就脚下一滑扣进了泥泞里，孩子就只有
撒手惶惶哭的份了。那白嫩嫩豆腐在泥
泞里摊成一滩稀泥，最后大人来收场，只
能把豆腐拌稀泥捡回去喂猪了。

久居在城里，有时就想起小时候春天的
泥泞来。这城里到处是水泥地面的苍白，就

少了那亲亲的泥土味道。走多了走久了这
硬邦邦的水泥马路，脚也累了，心也倦了，也
麻木了那份久违的感觉。

那日忽然有了一次走乡下泥泞路的体
验，开车离城约一小时，我们来到黑鱼湖北
边林甸境内的马场屯，几台轿车到了村边
无法再往村里走了，因为夜里一场持续的
春雨，让村路变得一片泥泞，我们要去村里
一家烧酒作坊，必须穿过村子走到村大北头
去。众男女下了车，脚无法沾地，像一群不
会走路的鸡雏儿。刺骨的风吹得人阵阵发
冷。“突突”的四轮子溅着泥泞过来接人，众
人又像鸡雏儿一样战战兢兢挤上车厢板里，
四轮子就在泥泞中左摆右晃地开去。

一路看到从容地走着的村人，一路看
到从容走过两群白鹅，那白鹅的羽毛真
白，一个个高傲地伸着向天歌的脖颈，好
像它们天生就喜欢走这泥泞的土道，让我
们这些脚不敢沾泥的城里人心生惭愧。

邀请我们来的酒作坊主人原也是城里
人，七八年前他放弃了城里生活，来到这里
和人合伙干起了这家酒作坊，酿的是纯正
高粱酒。矮趴趴的酒作坊土房四周围着大
片高粱地。不知秋天高粱红起来的时候，
再配上这样深深车辙黑泥泞道会是一种什
么景象？黑泥泞道上再悠闲结伴走过来这
群白鹅……看到的人一定会醉了。

不知是不是喝了小烧酒的缘故，出来
时，我们人人放弃了坐四轮子，就这样不
管不顾走在了泥泞的道上，走得摇摇摆
摆，泥泞道下的冻土层还有些硬滑，溅了
一身一裤脚泥点，鞋子也成了泥坨，相互
嬉笑声溅了一路。从泥泞中，我们似乎找
回了失去的什么……

谁说泥泞不是北方春天的一种颜色呢！

春天的泥泞

母亲命运多舛。在她一岁多的时候，
一场火灾毁掉了她的容颜，右眼也在那
场火灾中失去了光明。母亲一度很是自
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央求外婆
不要把她嫁出去，给她留间房子，她要
孑然一身过一辈子。幸运的是，父亲接
纳了母亲。虽然婚姻生活给母亲带来了
希望，却并没改她的自卑心理，她的心
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

母亲甚至不敢面对她自己。那时，灶
屋的窗台上，小姑立了一面镜子，她经常
对着镜子梳妆。窗台斜下方就是火塘，母
亲煮饭时，一起身就能看到那面镜子。为
了不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面目全非的
脸，母亲经常将那面镜子扣在窗台上。

过去，母亲也不肯照相。有一次，村
里来了位摄影师，小伙伴们都开开心心地
和父母照相留作纪念。那时父亲在外地
工作，我就找母亲合影，可无论我怎么软
磨硬缠，她始终不肯。除非迫不得已，母
亲也不来学校找我，她怕同学笑话我，让
我难堪。可我并不认为母亲有什么不好。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部队。当兵第二
年探亲回家，我故意提议和母亲一起去赶
集，她先是不同意，后经我好说歹说，终于
同意了，却不愿和我走一起。母亲不想和
我走一起，我偏要挽着她的手，一街走出
头。我还故意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慢慢
闲逛，我就是要让满大街的人都知道，她
是我母亲，我是她儿子。往后，我再要求
她一起上街时，她便欣然前往。也就是那
次探亲回家，我给母亲拍了她有生以来的
第一张照片。

退伍后，我在城里安了家。第一次接
母亲进城玩，她一见衣着光鲜的城里人，
不是藏在家里不愿出门，就是闹着要回农
村老家。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反其道而行
之。那时我还在文化馆工作，碰巧我有演

出任务，母亲又喜欢看文艺节目，我便强
行把她带到了演出现场。在后台，我对我
的帅哥美女同事们说，这是我母亲，她专门
来看我们的演出。同事们也很热情，纷纷笑
着和母亲打招呼，还开玩笑说，一定为她好
好表演，让她看过瘾。那天看完演出，母亲
特别开心，她说那是她这辈子看到的最好的
表演。

可是命运弄人，2017年，本该安享晚
年的母亲，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刚开
始，母亲不肯就医，怕拖累我们。幸而国
家政策好，有大病救助，我就把这些讲给
母亲听，母亲这才积极配合治疗，每周去
医院做两次血液透析。

刚开始透析，母亲反应很大，还不等下
机，血压便腾腾往上升。值得庆幸的是，多
数情况下给她吃一片速效降压药后，血压
就会很快降下来。可有一次，母亲的血压
高到了210毫米汞柱，人很快便昏迷过去。
母亲被送进了肾病科急救室。两个小时
后，母亲的血压终于降了下来，人也慢慢清
醒了。我为母亲清洗身子的时候，母亲流
泪了，她说：“儿啦！难为你了。”

有一次，母亲牙龈出血，一时半会儿
没有止住，导致失血过多，人又昏迷过
去。幸好当时还在医院，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透析时间长了，身体也出现了其他并
发症，这些病变也给母亲带来了不少痛
苦。即便如此，母亲都坚强地经受住了。

一晃，母亲已透析六年多了，其间经
历了很多痛苦，有几次甚至是在生死边
缘徘徊。母亲曾说，最痛苦的时候，她
恨不得一走了之，她说死亡一点都不可
怕，主要是舍不得离开我们。每当听母
亲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很难过。如果
时光能够倒流，我别无所求，只想时光
温柔以待我的母亲，愿她岁月安好，健康
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愿您岁月安好
刘椿山

李婶和张姨做了一辈子的邻
居，两家处得一直像兄弟姐妹似的
融洽。两家都住土墙瓦房时，门前
都没有围墙，两家的场基连成一
片，你在我家门口晾衣服，我在你
家门前晒稻谷。李婶家杀了只鸡会
让孩子端一碗去给张姨家孩子解
馋；张姨家买了条鱼，也会让孩子
送一份去给李婶家孩子尝鲜。张姨
家梨子熟了，李婶家孩子能随便
采；李婶家的柿子红了，张姨家孩
子也能自由分享。后来，两家在造
楼房时，不但还是邻居，两家还共
用一堵隔墙、院墙，房屋的式样、
高矮、外观、风格完全一样，都在
门前围了小院，从外面看了，真以
为这是两兄弟的房子哩。

儿女们成家之后，都纷纷搬到
城里居住，但李婶和张姨住不惯城
里的“火柴盒”，都坚持留在农村的
老房子居住。田地都交给大户承包
了，她们各自在门前门后的院子里
种点蔬菜，除了自给自足外，还能
供应城里的子女们。节假日，儿女
们带着孙辈回家，对蔬菜非常感兴
趣，但对满树的梨子和柿子只是象
征性地摘几个，并没有小时候那样
的兴趣了。也难怪，现在孙子辈吃
的东西太多，什么肯德基、麦当
劳、汉堡、鸡翅、饼干等等五花八
门，对这些乡下水果自然少了兴
趣。往往一阵风雨过后，树上的梨
子落了一地，都成了鸡的食物，张
姨总觉得有点可惜。冬天里那满树
的柿子熟了，像挂满了红灯笼，非
常好看，惹得许多路过的人都纷纷
拍照。因为多年没有修剪，梨树、
柿树不断地长高，枝丫都伸进了邻
居的院子。夏天里浓荫密布，李婶
和张姨常常坐在树荫下纳凉，看着
鸟儿们在枝头跳跃，听着鸟儿们在
枝头唱歌，再拉拉家常，感觉生活
也很惬意。

但有一天两人突然闹起了矛
盾。原因是张姨家的梨树在狂风中
折断了一根枝丫，把李婶家二楼的窗
户砸坏了，张姨一时没找到人去修，
就耽搁下来。后来，张姨到二楼晒衣
服，突然发现李婶家的柿子树伸展到
自家二楼走廊上了，腐烂的柿子夹杂
着许多鸟粪落满走廊，还污染了墙
面。张姨一时生气，就随口骂了几
句。李婶一听是在骂自己，也来气
了，心想：你家梨树把我家窗户砸坏
了我都没说什么，我家柿子树伸到你
院里，还是鸟弄脏的，你就骂我？立
刻回骂几句。你来我往，先是指桑骂
槐，含沙射影，骂着骂着就矛盾升级，
撕破了脸。从此，两人见面不说话，
各自怒目相视，仇人似的。

李婶的儿子和张姨的儿子都发现
了这个问题，问明原因后，两人商量了
一下，决定化解两位老人间的矛盾，否
则他们住在城里也不安心。他们买来
手锯，端来木梯，两人合作着先把李婶
家的柿子树修剪了一下，把伸入张姨
家院内的树枝都锯了。再把张姨家的
梨子树修剪一新，枝丫都留在自家院
内。两人还找来一位木匠朋友，帮忙
把李婶家窗户修好了，把张姨家的走
廊清理得干干净净。两人边干还边聊
着小时候的那些糗事。

李婶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经常
爬到你家树上摘梨子吃，张姨从没
骂过我们，那时的梨子树全村就这
一棵，梨子可甜啦。”

张姨的儿子也说：“我小时候经
常采你家柿子吃，红柿子又甜又好
看。特别是青柿子还没成熟，我们
就急着采，吃起来涩得不能进嘴，
李婶就帮我们用热水烫了除涩，又
甜又脆。”

……
看着孩子们像兄弟似的亲热样

子，李婶和张姨都认识到各自的做法
不对，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毕竟
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仇来得快去得也
快，她们相视一笑，默默地走到一起，
共同张罗了一桌好菜，以留“木匠朋
友”吃饭为名，将两家人聚在一起。

小院里又不时回荡着愉快的
笑声。

两棵果树
朱幸福

不能抵达的童话

毕业以后的木兰花 开开合合
几乎遗忘了时令的分界
比如你回来，比如一场大雪盛开在春天
比如冬日下流星的眷恋，重复
这年少的明媚与忧伤

怀疑远走的青春是一场楚门的世界
亦或是真实
肉夹馍、羊肉串和一曲大漠孤烟被弹奏
在一个雁城女孩的记忆里一闪而过
在月亮升起又落下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那就是爱情
却试图还原一个不能抵达的童话
就像穷尽语言的名词与动词，来制定个人浪漫
就像此时面对一树的花开又去怀念另一树花开
多想站在南方的春天里 和你
续写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在樱花园

许久没有沉浸式地游园
远处，春天的欢乐似是一场
靡靡之音。如此摄人心魄的

白云幻化，两手空空的花海
如此梦幻，如此容易联想有情人
任何时代，盛产和稀缺此消彼长
让春天的三月充斥可爱，这瞬间的
心动，是破碎的茶盏里不曾拥有的

我不想体验诗人的心情，绣口一吐
便可表达：爱眼前之景，也会爱万物苍生
无数个瞬间，我只偏爱事物的一面
比如爱花灼灼，不爱其飘摇欲落

在樱花园，手指触碰春天
沿途丢掉一个个忐忑的灵魂，渐渐
不再是一件难以逾越的事情

再去寻春风

春风漫，我从一个黎明漫步到一个黄昏
鸣笛，急促叮叮叮叮
铁轨旁的灯火是散了一地的流沙

春风是冬天的卧底呀
我以为，在天空下臃肿的人类都是某种人质
不敢在春天里迎风招展
独自清醒着叹息

家里的草木在寒冬里一睡不起
一个短梦，接一个长梦
也会触到爱恨贪痴嗔恶欲

我目睹这些在盆里老去的枝条
那么颓圮，何止憔悴
管它春光灿烂，云雾茫茫
孩子只追寻庭院的风筝的行迹

可我在乎蓝天深处里一只麻雀何处停留
长日将尽，灵魂也要和世界相逢
等几斤几两月色落在身上，再去寻春风

不要对每一朵花深信不疑

我见到四面八方的风聚集在一起
有的吹向月亮，有的在爱月亮的路上
我见到一个个影子
把一本本书藏进身体，消解成个性和风骨

不要对每一朵花深信不疑
存伪的往往魅惑，就像
黄昏时后院人家的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当你走近看花，去想象一场朴素的生活，就是
直面生老病死，七情六欲
就会愧疚于一颗星星与天空的追尾

瓦解

流动的黑夜青涩，如此沁凉
使其旋转加热消融
平静之下，有瓦解永恒的力量
我看到了种子与种子的第一次相遇
在隆冬发酵成一杯热泪，无法挽救
不可言说

一片雪花远在千里之外
一场大雪也在一步之遥

刘璐的诗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风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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